“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我们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伙伴。”李皋兰说。
第三章 招生计划
***更为投入的似乎是专业上的探索。何勤华说，法律系的学生普遍崇拜一些治学和治国的偶像，厉以宁和***是其中著名的两位，“***则比较亲近龚祥瑞和张国华两位老师的思想”。
看起来，***谦卑内敛而积极主动。有一年，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在通往课室的过道里，因为拥挤产生矛盾，扭打起来。结果，法律系一名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群情激愤，要求校**从严处理。林中梁记得，***主动介入，协助沟通谈判，最终将同学情绪安抚下去。这让李得到了校**的赏识。
在合肥八中的5年青春
思维的轨迹
1974年，***从合肥八中毕业。不久后，便去凤阳县插队。
往后回忆起来，同学陶景洲又为这标准像加上一个朴素的挎包，一身军装、一身中山装和仅有的两条裤子，瘦弱，书卷气，几乎不大声叫喊。
在这人生的路口，他向老师和同学咨询。林中梁告诉他，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很适合，而且一毕业就是正处级”，何勤华说，同学们的普遍意见是强烈建议他从政。“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一届里从政前途最大的就是他了。我们中有的年龄太大，有的太小，能力和志向也不同。”
第七条 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在***审核批准的年度招生总规模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各省生源情况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因素，制定我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具体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机构公布为准。
不凡的工作能力，让***下乡一年后就升任大庙公社*支部书记。是年，***仅20岁。“这在大庙是史无前例的。”
八中的青春
此后，李诚让***每天到家里听课。在《追忆李诚先生》文中，***回忆这段时光：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
此话经人传到李诚耳朵里后，他大喜，“此子日后必当大任，无人能及也。”
第四条 招生专业：详见各省、市、自治区招生专业目录。
第八条 文史、理工类专业：优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考生，在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录取非第一志愿考生，但不能低于该省、市、自治区同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专业录取时按照总分由高到低和专业顺序由先至后的原则：一、二专业志愿级差5分，二、三专业志愿级差3分，其他专业志愿为平行志愿，有专业志愿与服从专业调剂级差1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相关科目分数高的考生；考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则根据考生成绩从高到低并兼顾相关科目成绩调剂到其它专业(公费师范专业只接受有公费师范专业志愿的调剂生)，满额为止；对于总分低于所报专业录取青年***：一进北大就自学西方经济学2013年05月04日 03:39南方都市报 微博 我有话说 2013年3月17日，*****会见中外记者。 廖攀 摄***家的旧宅已经被盖成3层小楼。 吴芳 摄1968年，***(前右)送别一位朋友的合影，后左为李皋兰。1976年，***(中)与儿时玩伴李皋兰(右)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合影。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右二为***。“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我们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伙伴。” “***看书基本过目不忘，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几名之一。” ——李皋兰(***老师李诚之子、儿时的玩伴)“话不多，爱读书。” “在个人生活细节和个人卫生上，就没那么讲究了。” “他每周要去县城图书馆找书读，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 ——纪鸿冠(***插队时负责知青管理工作的老师)一位年轻人坐在田埂上“看青”，黑瘦的身躯上挂一件白汗衫，鼻梁上的眼镜与土地并不搭调，倒是与手里翻的书页浑然天成。烈日炙烤，他抱起手里的《三国演义》，爬上田间高耸的明皇陵，在陵墓上一片阴翳的小树林里继续安静地翻书。 ——孙启超(***的入*介绍人之一)
青年***
“此子日后必当大任，无人能及也。”——原安徽省文史馆图书***、桐城派学者、***儿时的老师李诚
后来，***上龚祥瑞老师的宪法课程，“又对西方宪政产生兴趣”。他大量阅读外国法律书籍，参与翻译《法律的正当程序》，还在龚祥瑞的指导下发表论文。
那些画面总能把李皋兰的思绪带回他们曾***耍的那个大院———安徽文史馆大院。如今，这里被另一个地名所代替———合肥市红星路80号。
八十年代
那些年到大庙的知青有七八个，来自上海、蚌埠和凤阳县城等不同地方。纪鸿冠是负责知青管理工作的老师，“知青小组住在姜桥一带，刚来时，他们相互看不起，关系并不好，既不学习也不劳动，到最后饭也没人做，生活都成了问题。”
新时代
同样被“赋闲”的，还有李皋兰。李诚便在家中设课堂，传授儿子。***常跑到李诚家中旁听，遇到不懂的，也主动发问。久而久之，李诚觉得***反应很快，领悟力也强，很高兴，逢邻居就说，在他晚年之时，能遇到这么一个聪慧的孩子，很欣慰。
文史馆大院
在**法学会的办公室里，当年的*支部书记林中梁把回忆慢慢聚焦到***身上。李是法律系团委书记、*支部委员，“他思想解放活跃，又不走极端，他很赞成打破陈旧的东西，但冷静成熟”。
人生的路口
后来，***进入合肥八中读书，度过了5年的青春。
第六条 招生要求：语种为非英语的考生不宜报考艺术类专业及国际**、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旅游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美合作）、软件工程、英语、英语（含语言文学和翻译）、英语（中美合作）、商务英语等专业及方向；男身高在1.70米以下，女身高在1.60米以下的考生不宜报考旅游管理专业；色盲色弱的考生不宜报考美术学（**画、水彩画、版画、油画、雕塑，其中雕塑学制5年）、美术学（美术教育）、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动画方向、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方向)、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专业。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口试成绩应达到良好。
那时，***和他的同学们正在南京实习。何勤华说，很多同学都去参加选举，后来听回来的同学说，演讲最后变成了发牢*。林中梁对此并不感兴趣，也劝李安心实习。最终，***只是参与联署，推荐了一位**代表候选人，自己并没有参加竞选，“这大概是他**敏感的体现”，何勤华说。
合肥市第八中学退休老师吴天华曾是***的生物老师，她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笑称：“他成绩很好，是学生会宣传*部，人很优秀。我教他(高二)生物，他好像也不太爱发问，有点小调皮，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
“看，他跟**爷是一起长大的。”62岁的李皋兰兴起时，会站起来，指着**电视*《新闻联播》画面里的一个人对只有几岁的孙子这样说。
最终，他选择在北大经济法教研室当老师，兼北大团委书记。
第五条 招生范围：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
凤凰网还报道，从初一开始教***的退休老师刘世民和李更是感情深厚，他是李高二班的班主任兼**科老师。他透露，***读书时成绩很好，很勤奋，尤其尊师重道，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时每次回合肥探亲，必拜访中学老师。
在安徽文史馆大院的儿时生活
而此时，***在南京某区法院的实习表现优秀。如今已是著名律师的陶景洲见证了***在法庭上的辩护。那是一个4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子，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开庭的前一天组织几个人讨论至深夜。法庭上，他表情严肃，缓慢的语速中带点合肥口音。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电视和报纸像是换了面目。青年中，我还承担了一个省级立项课题，，“颓废”似乎是新的审美，“一无所有”正在变成时尚，一贯刻苦奋斗的孩子们，则纷纷考起了托福。那时，***专注于“希望工程”。
“你有什么权力改我的发言稿？”
不过，陶景洲认为，李真正的兴趣在于经济法。“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
李皋兰指的人是*********、********。
同伴、同学、老师、校友眼中的***
李渐渐在学校的活动中崭露头角，承担起北大学生会常务代表会议的工作。很快，***被推举为常代会主任。常代会是当时北大新创立的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的机构，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组成，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被誉为“学生**”。
在南京某区法院的实习
在北大团委的政坛起步
对**问题“不轻易表达观点”。这中庸形象停留在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的印象中。35年前，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同班同学，是因为他们同为“学习毛选先进个人”。只是，何勤华的先进是地市级的，***则为安徽省级。
孙启超，***的入*介绍人之一，如今85岁了，脊背有些佝偻，记忆也有些模糊。但他记得29年前那幅画面：一位年轻人坐在田埂上“看青”，黑瘦的身躯上挂一件白汗衫，鼻梁上的眼镜与土地并不搭调，倒是与手里翻的书页浑然天成。烈日炙烤，他抱起手里的《三国演义》，爬上田间高耸的明皇陵，在陵墓上一片阴翳的小树林里继续安静地翻书。传说陵墓是朱元璋为**所建。多年后，这里成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以外的旅游景点，导游在讲解时总不忘加一句：当年***在这里插过队。
再大一点，李皋兰和***前后进入南门小学。“学校离家只有200米远，”李皋兰说，“我比克强大4岁，去学校都是我带着他一起。”
***是后来者。纪鸿冠发现这位青年与先前几位有些不同：“话不多，爱读书。”但是，“在个人生活细节和个人卫生上，就没那么讲究了。”这是纪鸿冠能说出的***惟一的缺点。
第四章 录取规则
1977年，纪鸿冠带着***等一批知青参加“**”后的第一次高考，“其他几个知青出考场都喊难，只有他觉得简单。”张传林记得***走出考场时说：“这题目，以后大学门槛就要被踢破了！”
早年一次聚会上，有同学听说***带团参观**，便开诚布公地问他对**的印象，他也直率表达了观点。何勤华转述：**的落后导致他在***[微博]发言没有人听，甚至**在***发言也没有太多人听。听得最多的还是美国、英国、**等欧洲强国的发言。***还感慨，国家要强
“此子日后必当大任”
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期间，***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创建团校，被宣传为典型人物。但校友回忆说，***的**气质招致了一些团*部的非议，在1982年共青团北京七大选举共青团全国十一大代表时，他落选了。两个月后，共青团全国十一大召开，***仍位列其中。《**儿女》的报道称，这是得到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点将*预”。之后在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还当选为团****，由此进入了“政坛快车道”。
何勤华回忆，***处理案件积极活跃，还有电影制片厂以他们班的实习为背景、以***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见习律师》。这部1982年面世的电影，由孙淳主演，讲述了北**律系见习生言文刚的办案故事，主题是对“**”的反思。
在安徽凤阳大庙的知青岁月
每每此时，***都默不作声。在文史馆大院外面，只要别人问起，他都称自己是李诚的第4个得意门生。
“李先生”是李皋兰的父亲李诚。1953年，李来到文史馆上班。同一年，李奉三也来到合肥，入住文史馆大院。第二年，李奉三与曹氏生下***。彼时，李诚的儿子李皋兰已4岁。5年后，李诚把李皋兰从老家接到了文史馆大院。
大庙村民生活尽管普遍困难，但逢红白喜事，流行请*部吃饭，“***上任后，是从来不去的。”
李诚时常欣慰地对***讲，他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带了3个得意门生，分别是马茂元(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舒芜(**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以及吴孟复(当代古籍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1990年3月的寒风中，***带队到安徽金寨县考察，为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金寨诞生。这项工作颇受好评，1991年，***为其题辞：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1993年，***当选共青团**第一书记。彼时，“南巡”之后的**春风再次刮起，团**推出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措施，两大跨世纪青年工程———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成为第十三届团**的工作重点。经济学毕业论文，之后，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文明号”等相继出现。“希望工程”也快速发展起来。
也是从那时开始，***对大院里的图书室充满好奇。在《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写道：
有一年，***到凤阳县城参加知青代表大会，原定要发言，并提前将发言稿写好交到了大会组织部门。大会当天，纪鸿冠陪***到会，在油印室，***发现自己的发言稿被改了，“增加了他父亲曾任凤阳县县长的内容，他看到气死了。一百多张稿子是要分发到参会人员的，他一张张把这些内容全部涂黑掉，弄得满手油墨。”大会主任看到责问他，他反问：“你有什么权力改我的发言稿？”
就像所有关于77级大学生的叙述那样，他们珍惜时光，求知若渴。食堂排队背英语的***、坐公交车背英语的***、随身携带单词卡片的***被反复宣扬，几乎成了他的大学生涯标准像。
上小学的***显现出过人的聪慧，“看书基本过目不忘，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几名之一。”
在外界的观察中，***形象稳定，缜密地度过了16年团*生涯，1998年，他调往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开始主政一方，获取新的**经验。离京后的***不常参加同学聚会了。毕业20周年聚会上，大家再次见到了他。何勤华感到他从未改变，总是很随和的样子。
毕业那一年，***还组织20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来自上海蚌埠和凤阳县城等不同地。作为一名全优生，他拥有许多选择，他一度考虑过留学，但**书记和副校长都希望他留校。
“他很欣赏***！”陶景洲举了一个例子：在校期间，龚祥瑞出过一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他和***等几位同学都是助手，但序言中提到的第一位助手是***。
年轻人
、专业、范围及要求
在北京大学77级法律系的时光
1997年5月17日，时任共青团**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在《安徽日报》上发表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这所大院：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所院落的惟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图书室，藏有近万册书。李先生便是这图书室惟一的管理人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比起中文系和哲学系对当下**的热烈讨论，何勤华觉得，77级法律系的同学并不张扬。这是一个82人的大班级，有*员30多名，年龄参差，从17岁到30多岁；出身各异，从农家孩子到高*子弟。但在林中梁看来，团结勤奋是他们的共同点。
第三条 招生对象：参加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考生（含自主选拔录取、艺术类、体育类、少数**预科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内地**班、贫困地区专项计划）、保送生、港澳地区和**省考生。
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李先生发现后，总是用严肃的表情和礼貌的手势将我赶出图书室。后来，又有几次，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但不得打破安静的气氛……好景不长，这样美好的时光很快就被打断：一个**的年代开始了，首遭厄运的当然是这样的图书室。作为一个“四旧”或者说“封、资、修”书籍聚集的场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办公的地方，回到家中。在那个**年代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童，但停课闹**的浪潮却波及小学。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样，也“赋闲”了。
这样一名学生，“一来就自学西方经济学”。何勤华在看完一部叙述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电影后，激动难抑，结合《资本论》写下一篇两万多字长文。同学都建议他给***看看。***花两三晚的时间读完何勤华的文章，给出了直接建议：“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二楼以上为居住房，一楼为4个铺面。李皋兰说，这4个铺面，原是***一家住的平房。
不久，***调到团**工作，出任共青团**学校部部长、全国*****。他所面对的青年，有锐气也有迷茫，有热切期盼也有伤痕累累。1980年，《中青报》一则潘晓来信就引发长达半年的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一面是揭示青年问题，一面是树立青年典型。号召学生学习张海迪，一时成为***的工作重点。两年后，***当选为团**书记，分管学校部。
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代表，北大学生被单独划为一个选区。作为常代会主任，***也被建议参加选举。
张国华当时是法律系主任，颇受学生欢迎。***和张国华聊得投机，俩人常一起下围棋，受张老师影响，***一度想从事**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他每周要去县城图书馆找书读。”纪鸿冠感觉到，***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20世纪70年代，有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大庙明皇陵考古。一日在凤阳县文化馆，遇见在凤阳考古的“北大明史专家”，***瞥见他手上拿的一本书，上前故作探问：你这书是从那家图书馆借的吧？“他读书太多，哪本书在哪里清楚得很。专家被震住了，和他交谈起来，渐渐发现***对历史很精通，于是结为忘年交。”
这位考古专家是北大明史教授王健英。“王私底下是想拉他去做考古研究助手的，但是***不愿意。”王又向凤阳县委提建议，让***到文化馆做管理人员，县委同意了，找***谈话征求意见。岂料***不答应，他回复县委**说：“我不愿做*部，我还要学习。”纪鸿冠此后听***说起要参加高考，“其实他拒绝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

